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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赵新兵、陈灏、王阳

茫茫黄海的碧波环绕下，苏山岛孤悬海外，驻
岛官兵“与世隔绝”。

距离苏山岛 6 . 8 海里的院夼村，从 1960 年
开始，就拿出最好的船和最有经验的船长，开辟出
一条“拥军航线”，义务协助驻岛部队运送人员和
物资。

60 年来，从最初的小舢板到如今的现代化养
殖看护船，“拥军船”的五代船、五代船长“有呼必
应”，风雨无阻地航行了近 20万公里。

以“拥军船”为纽带，村民和驻军相亲相助，军
民关系坚如磐石；村集体累计投入拥军资金 3000
余万元，为苏山岛建成黄海前哨钢铁堡垒提供了
重要助力，以无私行动诠释了和平时期的军民鱼
水深情。

一条航线

五任船长接力掌舵

时隔 4个月，再回院夼村码头，迎接刘洪乾的
还是熟悉的船长和熟悉的船。

今年 3月转业离开苏山岛之后，这是刘洪乾
首次回岛看望战友。跟驻岛时一样，他提前联系好
“拥军船”船长钱均堂，乘船上岛。

“这条船是连接苏山岛和大陆的纽带，我们驻
岛官兵及家属来往小岛、生活物资的运送，这条
‘拥军船’帮了大忙。”刘洪乾说。

一个渔村、一条渔船，义务分担起驻岛官兵们
的保障任务——— 这份坚持，已经进入第 60个年头。

院夼村党委书记王国明告诉记者，1960 年 3
月，为填饱肚子冒险出海的院夼村村民王道伦和
王义宽，驾驶渔船在返航途中遭遇大雾和强海流，
在苏山岛海域迷失航向。没有灯塔指路、没有地方
避险。

体力不支之际，村民们的呼救声被岛上的战
士们听到。十几名战士赶到海边，敲响铜锣、挥动
红布引导渔船靠泊苏山岛。二人被救下后，王义宽
发起高烧，官兵们轮流喂饭、喂药，直到他康复离
岛。

此后，驻岛官兵又先后救起 7 名遇险的村民。
“苏山岛来了解放军，解放军是咱的救命恩人”在
院夼村民间口口相传，村干部专程上岛表示感谢。

登上岛后，他们才发现这个不足 0 . 5 平方公
里的小岛上，生活环境十分恶劣，无居民、无淡水、
无耕地、无航线，官兵们的补给缺乏保障，村干部
们一阵心酸。

“驻岛之初，这里确实非常艰苦。”驻岛连队指
导员张博告诉记者，据连史资料记载，官兵们住的
是茅草房，淡水、粮食、蔬菜、日用品等生活物资都
需要上级定期用登陆艇进行运输，上下岛也没有
日常交通工具；遇到海况不好、物资断供时，官兵
们只能吃“海水烙饼”。

军爱民，民拥军，苏山岛的艰苦深深触动了院
夼村。哪能让守岛戍国的解放军亲人缺吃少穿？朴
实的村民们决定为驻岛官兵们做点事情。

“俺们渔家人，最拿手的就是开船！”村干部商
议后决定，拿出最好的一条渔船作为“拥军船”，专
门往返于苏山岛和院夼村之间，义务提供官兵、亲
属和物资给养的运输服务，报答官兵们的救命之
恩。经验丰富的王道伦自告奋勇成为第一任拥军
船长。

“拥军船”的调度归驻岛连队，人员工资、燃
油、维修等一应费用都由院夼村承担。王国明说，
只要连队有需求，“拥军船”随叫随到，如今每年往
返超过 300 趟。

每个周五，是驻苏山岛连队例行补给时间。记
者近日跟随钱均堂来到院夼村码头。在这里，志愿
者们正在将官兵们一周的生活物资搬上“拥军
船”。

这批物资里，有饮用水、面条、花生油和 10 多
种新鲜蔬菜，还有院夼村“夹带”捎给官兵们的带
鱼和饮料。看似一马平川的大海上，“拥军船”破浪
而行、上下颠簸。不到 10 公里的路程，却用了一个
多小时。

从新鲜蔬菜到光伏板，通过“拥军船”运送到

苏山岛上的物资，改变着驻岛官兵们的生活。官兵
们自己动手腌制的咸菜，曾经是重要的下饭菜，如
今成了连队的稀缺“名吃”。

从王道伦到钱均堂，“拥军船”船长已经历了
5 代；从摇橹小船、小帆船、小机动船、大马力机动
船，再到近期刚刚试航的现代化养殖看护船，“拥
军船”也不多不少经历了 5 代。

60载斗转星移、风云变幻，唯一不变的是“拥
军船”的名字，沿着这条海图上找不到的航线，日
复一日地折返于苏山岛和院夼村。

“每一代‘拥军船’都是村里最好的船。”王国
明说，刚刚投入使用的最新一代“拥军船”由院
夼村斥资 138 万元建造，运输能力由 8 吨提高
到 55 吨，抗风能力由 6 级提高到 8 级，装备了
GPS 和北斗系统双导航系统，基本可以实现全
天候航行。

60 年来，“拥军船”迎来送往了岛上 23 任军
事主官和 19 任政治主官为代表的驻岛官兵及家
属 10万人次，累计航行里程相当于绕赤道 5周。

一种深情

六十年相濡以沫

登岛时，正值午饭时间，几名战士亲热地将钱

均堂拉进了食堂。
“现在岛上的每一名官兵，大多是泰叔接上来

的。”行走在整洁的营区，副指导员王浩告诉记者，
钱均堂小名“福泰”，驻岛官兵们都叫他“泰叔”；上
一任船长王喜联，外号则是“岛主”。
苏山岛距离院夼村不远，天气好的时候，站在

院夼村码头就能看到苏山岛；苏山岛离院夼村有
时候很远，短短 10 公里的海程，常常因为大雾、大
风、大浪而成为“天堑”。尤其在夜间大雾时，船在
岛旁却找不到岛是常事。

随叫随到的五代“拥军船”船长，从没有卫星
导航的年代开始，屡屡在苏山岛出现紧急伤情、病
情时驾驶一叶扁舟破浪而至，让“拥军船”成为“救
命船”。仅有记录的深夜接送突发疾病官兵及亲属
离岛就医，就超过 50 次。

2005 年，“拥军船”船长王喜联接到驻岛连队
的紧急求助电话，一名驻岛士官的孩子在苏山岛
不慎摔伤头部，伤势严重。岛上医疗条件简陋，孩
子需要紧急送医。

当时，海上预报有 8级大风，远远超出“拥军
船”的抗风浪能力。但王喜联没有丝毫犹豫，来不
及加油就带上几名村民驾船上岛，终于在燃油耗
尽前把孩子送到了医院。

或许是习惯了一个人开船，面庞黝黑的钱均
堂话语不多。2008 年担任“拥军船”船长以来，除
了一次大病住院，他几乎没出过村。

“我没别的事，就是开船。”他说，不能让部队
找不着自己、耽误事了。

从一次报恩开始、以“拥军船”为纽带，驻岛连
队和院夼村村民结下不解之缘，“军爱民、民拥军，
军民一家亲”的鱼水关系坚如磐石。

1990 年 6月，时任连长 7个月大的孩子在探
亲时患上了肺炎，就近在院夼职工医院医治。那段
时间，孩子白天在医院挂吊瓶，晚上就被村民王进
考接到家中照料。在王进考夫妇的悉心照顾下，半
个月后孩子恢复健康。

两家之间的深厚情谊就此结下。连长妻子每
到苏山岛，都要去看望王进考夫妇并住上几日。最
长的一次，母子俩不知不觉住了 70 多天。

“连长的对象还帮着我们干农活，像咱自家人
一样。”王进考告诉记者。

第一代船长王道伦 1997 年去世，临终前他拉
着老伴连秀珍的手说：“我一辈子最牵挂的就是你
和驻岛官兵，我走以后，你要继续替我去看望他
们。”老伴含泪应允。

连秀珍老人身体好的时候，年年为官兵们纳
鞋垫。如今虽已 87岁高龄，视力模糊，可她每年都
会委托“拥军船”将家中存放的鞋垫送到苏山岛，
用 2000 多双温暖的鞋垫呵护战士们的双脚。

“我们可以将自己和亲人的生命托付给他
们。”张博如是说。

2017 年，张博的妻子和孩子上岛探亲，两岁

的孩子突然患上手足口病、高烧不退。附近作业
的村民听到岛上的呼喊赶过来，顶着大风连夜
将他的妻子、孩子送上岸。

一代代驻岛官兵，也从未忘记院夼人民的
深情厚谊，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回报村民们的拥
戴。

“小时候农村没啥文化生活，苏山岛部队经
常送电影到村里放映。”院夼村前党委书记王巍
岩回忆说，那是他小时候最盼的事情，“跟过年
一样”。

院夼村经济条件不好的时期，渔民上了苏
山岛都有好吃好喝招待着；三面环山的院夼村
经常发生山火，王国明告诉记者，只要在岸上休
假的官兵听说火情，都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救
火。

院夼村曾在靠近苏山岛的海域建有一个养
殖场。在养殖场拆除前，参与养殖的村民长期在
岛上和官兵们“同吃同住”。驻岛连队的第一盏
电灯是养殖场的发电机点亮，官兵们也经常帮
着村民收割海带。

钱均堂的手机通讯录里，大多数号码是历任
驻岛官兵的。他告诉记者，小女儿出嫁，前任连队
主官都赶过来了；他肺出血在威海市住院，连队
干部也在周末赶过去探望；术后不到一周，惦记
着官兵们的钱钧堂就急着出了院。

时至今日，苏山岛仍在为附近海域从事海
产品养殖的村民们提供着尽可能的方便：村民
在海上遇到恶劣天气时，有苏山岛的码头可以
避风；村民在岛上过夜，部队也有房间留给他
们。

村里为官兵送戏剧、送物资，妇女专门纳鞋
垫送给战士们……荣成市人民武装部政委王志
伟说，在持续的互帮互助中，驻岛官兵和村民亲
如一家，驻岛官兵把院夼村当成第二故乡、将村
民当成亲人。

一份初心

演绎军民鱼水深情

改革开放以来，院夼村集体经济不断发展
壮大，从一个贫瘠的小渔村变成了一个富裕的
新乡村。“富了海边人，不忘戍边人”，成为院夼
村发展新的座右铭。

沧海桑田，初心不改；航程万里，矢志不渝。
院夼村的村办招待所前，有一块刻有“军

人之家”的石头。王巍岩告诉记者，过去驻岛
官兵和家属上下岛等船期间，都被村民接到
家里免费吃住，从不谈条件和报酬，官兵、家
属常常过意不去。1988 年，村里投资 300 万
元建立“军人接待站”，由村集体接过这部分
责任。

厚厚一沓泛黄的餐票见证着这段历史。王

巍岩说，驻岛官兵和家属来了，到院夼村可以直
接领餐票免费就餐；招待所开设了军人专用房
间，供官兵和探亲家属免费住宿；驻岛官兵来陆
地办事所需车辆，安排免费使用；驻岛官兵到村
里打电话一律优先，并且免费；军人和优抚对象
求医问诊一律免费……就连院夼村开在镇里的
酒店，驻岛官兵的亲属都可以免费入住。

随着营区条件改善和部队管理的日趋规
范，官兵和家属需要到村里吃住的情况越来越
少，但至今“军人之家”还发挥着应急保障功能。

在拥军的无偿投入上，院夼村从未计算成
本。原村委会主任王太民等人介绍，为保障登陆
艇到村里提取物资，院夼村修建了专门的“拥军
码头”并两次翻修，累计投入 400余万元，可供
部队多种型号的登陆艇停靠。

2007 年至 2009 年，驻岛连队建设新营房，
院夼村主动放行重型运输车辆，导致码头道路
全部被轧坏，维修费用超过 400万元；因部队训
练和建设需要，院夼村拆除了靠近苏山岛的养
殖设施，直接损失接近 800万元……

据不完全统计，院夼村用于拥军的无偿投
入已经接近 3000万元。仅看似不起眼的“拥军
船”每年的燃油成本就已超过 20万元。

“这几年院夼村渔业转型不顺，经济其实不
如往年。他们还能这么大力度支援国防建设、支
持苏山岛驻军，格外难得。”张博说，苏山岛 60
年艰苦创业，从零基础发展成为战备设施完备、
生活设施齐全的现代化、信息化海防前哨，院夼
村的拥军支持功不可没。

时间的流逝让院夼村拥军的形式有了改
变，但拥军始终是没有商量余地的行为准则。当
了 20 年村党委书记的王巍岩说：“哪一届村两
委班子把拥军船停了、把拥军的传统丢了，就是
院夼村的罪人！”

“院夼村拥军行动已经沉淀为传统文化
和生命记忆。”荣成市委书记江山说，它源于
胶东革命老区的红色基因，源于渔民豪爽淳
朴的真性情，更源于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
作风优良，体现了共产党执政的向心力和凝
聚力。

急部队之所需、解部队之所难，对驻岛连队
的拥军行动已从院夼村向更大范围蔓延。副指
导员王浩介绍，当地政府出资帮驻军通了市电，
正计划新修环岛公路；岛上的空调、电脑、除湿
机、冰箱等生活设备，很多也是地方政府或当地
企业捐赠的……

言笑情如旧，萧疏鬓已斑。当年的船长王
道伦、王义宽等老一代“拥军人”早已逝去，但
院夼村的拥军情谊始终未变，它承载着几代军
民可歌可泣的事迹，沉淀为一种拥军文化和一
种生命的记忆，水乳交融、亲如一家的鱼水深
情仍在这片苍茫的大海上延续……

第五任“拥军船”船长钱均堂在驾驶
船只。（摄于 7 月 5 日）

从一次报恩开始，以“拥军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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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 版)走村入户时，程积民发现了一
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每天日上三竿，不少群众
还都躺在炕上，少有人出门。

“一问才知道，原来农户家穷得只有一条裤
子，谁出门谁穿……这种情况当时在云雾山区比
较普遍。”程积民说。看到当地群众望天喝水、孩子
上不起学、没有医疗保障的状况，他心里产生了从
未有过的痛楚。

生态环境恶劣使当地土地贫瘠，土地贫瘠又
让农民广种薄收，家无余粮令群众加大开荒和放
牧面积，开荒和放牧又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贫
困，仿佛是云雾山区祖祖辈辈逃脱不了的“诅咒”，
靠天吃饭的日子，仿佛永远望不到头。

“我无法忘记，即便家里可能都没有隔夜粮
了，当地群众见到我们时，有一个饼还要分半个给
我们吃。”看到老乡们的热情和淳朴，同样出身于
陕西蒲城农村的程积民晚上一个人悄悄地躲在角
落，抹起了眼泪。

“为什么这里不能像我上学时去过的南方一
样风景秀丽、山清水秀？我一定要在这里开展研究
工作，改造这里的荒山秃岭。”程积民在日记中写
道，“搞农业科学研究不就是要改善群众生活吗？
我想把青春献给这片最需要我的地方。”

他和导师邹厚远商量后决定，向宁夏回族自
治区政府申请，在云雾山区设立一个观测点，长期
观测并试验恢复黄土高原上的植被，通过改变当
地植被和小气候，带动当地脱贫。

申请很快得到批复，同时在宁夏的科学技术
大会上引起不小的轰动。从此，程积民将他的心留
在了固原。

扎根：将科学论文写在黄土高原

“什么是人生？人生就是永不休止的奋斗！”理工
科出身的程积民很喜欢《平凡的世界》里的这句话。

从公元 7世纪到 20世纪前半叶，黄土高原有
记载的大旱灾就达 236 次。这里的生态之苦在上
世纪几乎达到了顶点。

如何恢复黄土高原地区的生态，全世界的学
者们一直都有分歧和争议。有些学者认为，黄土高
原生态不可逆，一经退化就很难再恢复；还有人执
念于在裸露的黄土上造林，死一批、再种一批，再
死，再种……程积民没有受限于这些做法和观点，
而是希望从自己的科学实践中找到答案。

在年降雨量只有 430 毫米的黄土高原核心
区，种什么？怎么种？程积民的科学试验和推广首
先要面对的是世俗观念。

程积民在观测点附近找到了一个山头，尝试
使用“封山”的方法进行对比试验观测。很快，他发
现没有任何人工活动的地区，草的密度比其他地
区高出一倍。有了三年左右的数据，程积民团队决
定向当地政府申请，扩大封山面积。

封山禁牧，这个话题对于祖祖辈辈在山上放
牧、人口占当地总数一半的回族群众来说，乍听起
来无异于“灭顶之灾”。

“怎么能放任这样一个人胡闹？”不少人提出
了质疑。

常年在保护区工作的固原市原州区寨科乡蔡
川村村民杨启来说：“当时好多干部群众都在骂
我，说我胳膊肘朝外拐。我作为本地人都这样被人
抱怨，程老师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程积民想去村民家解释自己的工作，却经常
吃闭门羹。为表示愤懑和抗议，村民们甚至偷盗程
积民放在山上的仪表和仪器。上世纪 80 年代中
期，有日本同行来云雾山考察后诚恳地告诫程积
民，想要在这里恢复生态无异于天方夜谭，他们甚
至怀疑云雾山区曾是中国试验核弹的地方……不
过这些“内忧外患”、冷嘲热讽，都没能将这个脸上
写满坚毅的人击倒。

程积民说：“人活着，就得随时准备经受挑
战与磨难。”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1982 年，观测
点升级为保护区，程积民团队逐渐扩大自己的试
验区面积。为了让老百姓接受自己的试验方法，程
积民挨家挨户地频繁登门造访，一次不行去两次，
两次不行去三次、四次。

“慢慢地，有老百姓开门让我进屋了。再后来，
村民给我们泡茶了、甚至做饭了，他们逐渐开始接
受我们了。”当群众的观念开始转变的时候，程积民
开始谋划改变当地长期以来自然放牧的生产模式。

针对当地每年降水较集中、容易造成土壤流
失的情况，程积民对植被覆盖度低于 30%的山头
采用灌草立体配置技术，就像南方的茶园一样，用
一条条柠条带给山系“围脖”，梯次减缓暴雨中地

表径流的流速，防止水土流失；对植被覆盖度高于
30%的山头，保护区采用自然封禁的方式恢复植
被。

如今保护区水土流失面积由每年每平方公里
的 5000 多立方米，减少到现在不到 1000 立方米。
保护区的面积也从最初的 3 . 5 万亩，扩大到 20
万亩，由他创造的灌草立体配置新技术，推广到黄
土高原 100 多万亩土地上。

从杨陵到云雾山有 380 多公里的路程，其中
一半还是山路。在交通落后的年代，程积民需要先
坐班车到西安，从西安坐班车到固原，再从固原搭
车到乡里，从乡里找车去云雾山，去一趟需要两三
天时间。就是这样的路，晕车的程积民平均每年要
往返云雾山十几次，扎在点上工作 180 多天。至
今，他已经跑了 600 多个来回，行程 50万公里以
上。他用无悔的青春将论文写在了黄土高原的腹
地，初步解答了如何在黄土高原恢复生态的难题。

“科学家就要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
献。”程积民说，“群众的需要就是我们研究的动
力，农业科学家的论文就应该写在祖国的大地
上。”

在突破重重技术难关后，程积民团队在黄土
高原上恢复的天然草地和灌草配置基地很快突破
百万公顷。

坚守：40 年让贫困山区“换了人间”

如何通过恢复生态撬动村民脱贫？在 1989 年
当地生态初步恢复后，程积民帮助当地打破贫困
“诅咒”的攻坚战只算攻克了第一个堡垒。

与我国另外三大高原不同，黄土高原沟壑纵
横。“不像是一马平川的地方，一个地方只放一个
微型气象站就行。”程积民的学生刘建说，“黄土高
原得在山头的阴坡、阳坡和山顶上各放一个，因为
不同地方的小环境有很大差异，这样才能测得相
对客观准确的数据。另外，一个山头到另一个山头
看着很近，但要绕过去路途很远。”

在程积民开始驻扎云雾山的年月里，根本没
有如今先进的测量设备。每天，他都要手握一把温

度计、湿度计等设备，将其插在不同山头的不同
采样点上，然后循环往复地“巡山”，跟踪记录采
样点每小时的气温、湿度等变化情况。背着干
粮，戴着草帽，每天在外工作 12个小时，行走路
程超过 15 公里，这已经成为程积民的工作常
态。晚上回到站里，他还要就着煤油灯整理数
据，经常工作到后半夜，被煤油灯熏黑了脸。

为了提高农户收入，程积民分析土壤结构，
研究推出人工草料种植技术，改春播为秋播，使
人工草料产量从最初的亩产 300 公斤干草，发
展到亩产 1 . 1 吨。他还通过试验研究，为牲畜
精心配置了饲料，这种饲料中，云雾山区的天然
草、人工草、玉米秸秆和油渣以 5：2：1：1的比
例配比，基本保证当地农户每户能蓄养 3 至 5
头牛、20只羊，每年每户创收超过 4万元。

40 年中，程积民扎根在云雾山区的时间有
近 20 年，从青春焕发到年逾花甲，他成了固原
市的“荣誉市民”。而云雾山也从过去冰雹多发、
“一场大风从春刮到冬”的贫瘠之地，变成了国
家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区。群众的生活也从过去
单纯依靠畜牧业，逐步走上了草料、果树种植和
畜牧业多种产业脱贫致富的道路。

“他把天都改变了，把地都感动了！”当地干
部群众这样评价这位朴素的科学家。

如今，固原市原州区寨科乡蔡川村村民海
波看着自家羊圈中的 80 多只羊，笑意写在脸
上。海波采用程积民研究的规模化放牧与舍饲
结合养殖技术，现在每年有 50 多只羊出栏，收
入超过 5万元。除了告别了贫困，海波还供女儿
上大学，两个儿子也即将迈入大学校门。

在同样位于云雾山区的寨科乡弯掌村，
38 岁的村民杨学虎这几天正欣喜地盼望着家
里的 5 头母牛尽快产下小牛犊。除了养牛，他
还种植了红梅杏、草莓等水果。“过去每天感
觉天上下土一样，现在我的家乡空气清新，山
头上绿意盎然，生态好了，水分涵养住了，也
为我们种植一些经济灌木甚至林木提供了可
能。”杨学虎说。

据不完全统计，程积民团队的相关研究成
果在宁夏、陕西、甘肃等省区自然恢复植被面
积、人工草地种植面积和灌草配置基地面积均
超百万亩，带动 30万贫困户脱贫。据中国农科
院经济研究所测算，从 1989 年至今，程积民团
队累计创造经济效益超过 521亿元。

平凡：做群众身边的一颗“长芒草”

“人的生命力，是在痛苦的煎熬中强大起来
的。”程积民说，甘守平凡，默默奉献，让自己这
一辈子有满满的幸福感。

他也有遗憾和愧疚：1987 年的一天，他在
山沟里接到家人 3 天前发来的电报———“儿子
严重发烧，速回！”他慌了，给家里拨电话时，双
手都在颤抖。在得知孩子已经退烧并即将出院
后，他一下子瘫坐在地上痛哭。

还有一次，他回家发现老母亲正在从楼下
往家里搬蜂窝煤球。“200 多公斤的煤，母亲分
批往 5 楼搬，看到她佝偻的背影、吃力的步伐和
脸上豆大的汗珠，我觉得特别对不起家人。”

上世纪 90 年代，全国的科研经费一度紧
张，但程积民觉得每年在云雾山的定期观察不
能偏废，如果观测年出现断档，那么整体数据的
科学价值就会严重下降。他自费从每年仅 4万
余元的全家收入中掏出 3万余元补贴团队，不
给儿子买新玩具，几年不给妻子添置新衣裳，一
分钱掰成两半花，这才有了近 40 年持续不断的
黄土高原气象、土壤方面的珍贵数据。

鉴于程积民取得的成绩，组织上打算提拔
程积民回到水土保持研究所内工作，也被程积
民拒绝了。他不想坐在办公室里，黄土地、云雾
山，那里才是他心灵的归宿。

在云雾山 2000 多种植物中，程积民最喜欢
“长芒草”。这种草耐旱、耐寒、耐瘠薄、耐牲畜践
踏啃食。等到生态恢复的时候，这种不起眼的草
便“隐藏”在植被中，没有山花绚烂，没有白蒿显
眼，这像极了低调且不善言谈的程积民：40 年
完整的草地试验资料，全世界都找不出几份，然
而程积民总是能大度地与团队甚至是业内学者
共享。

“长芒草”繁殖能力强，程积民对深山的坚
守如今也有了众多传承人。他们中曾有人冒雪
上山做试验，汽车翻到沟里去，伤愈后继续坚持
在一线。更多年轻人像 40 年前的程积民那样，
踏上了探索自然奥秘、造福百姓的漫漫征程。

“我甚至希望自己百年后还能再继续关注
着云雾山的变化。40 年的时间太短暂，我想看
看再过 60 年这里是什么样子。”程积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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